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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张树政，我国著名生物化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张先生是中国微生物生化的重要领军人，是糖

生物学的奠基人之一。曾担任《微生物学报》第二届编委会编委、第三届编委会副主编、第四届编委会主编

和第五至七届编委会顾问。为《微生物学报》的创刊和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 

张先生毕生发表重要论文 200 余篇，主编图书 7 种，除长期担任《微生物学报》副主编、主编外，还任

多个科学机构的理事和组织委员。为我国科学交流、编辑出版事业和科普工作做出了重要贡献。 

为了纪念张先生在微生物生化和糖生物学的贡献，《微生物学报》请金城研究员作为特邀编辑，策划出

版了“张树政院士纪念专刊”。本专刊集中了我国酶工程和糖工程领域专家撰写的综述与研究报告共 15 篇。

从这些文章中，读者不仅能了解到酶工程、糖工程研究的最新进展和发展态势，还会感受到撰稿人对张树政

院士的崇敬与怀念之情，更能感受到张树政院士及老一辈科学家们开创的事业后继有人、兴旺发达。 

张先生虽然离开了我们，但她的科学功绩将永垂史册，她的科学精神将永远铭记在我们心中！ 

追忆中国酶工程研究的先驱者、糖工程研究的倡导者 

张树政院士——“张树政院士纪念专刊”序言 

金城 1,2 

1 广西省科学院，广西 南宁  530007 
2 中国科学院微生物研究所，北京  100101 

2016 年 12 月 10 日晚，惊闻导师张树政院士

18:50 在北京与世长辞，一时竟不敢相信！12 月 4

日回北京时还去医院看过先生，先生见我时一如

既往地露出慈祥的笑容...... 

如今先生离我们而去，给我们留下的是无尽

的思念！ 

我第一次听到先生的名字是 1989 年末，当时

在复旦大学读硕士。报考博士研究生时，因对酶

学感兴趣，便去问系里的郭杰炎先生，郭先生推

荐了中国科学院微生物研究所的张树政，说她是

国内著名的糖苷酶研究专家。于是我便在报名表

上填了先生的名字。1990 年 10 月到北京报到时第

一次见到先生，才知道先生是个子小小的老太太。

后来的日子才逐渐发现，在先生瘦弱、娇小的身

躯里，蕴藏着对真理、对事业执着追求的无穷精

神力量！  

追随先生攻读博士学位 3 年，难以忘记的是，

每次我汇报工作时，先生总能及时指出我的失误，

并给出好的建议。当时我的课题是跟随杨寿钧研

究员开展嗜热菌蛋白酶的研究，在完成了两个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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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课题研究后，我写了两篇中文论文，先生问：

能不能将第二篇写成英文？如能写成英文，更利

于与国际同行交流。在先生的鼓励下，我又写了

一篇英文论文，先生逐字修改，还推荐我在 1992

年的“中日酶工程研讨会”做大会报告。第一次写

英文论文、第一次用英语做报告，确实使我的能

力得到大幅提高。回想先生对我的严格要求，至

今觉得受益匪浅。 

1993 年毕业后留在中国科学院微生物研究所

工作，先生对我说：糖工程是未来的新前沿，希

望你能开辟这个新的领域。于是在先生的指导下，

开始了糖工程研究。时值“九五”规划建议时期，

在所长周培瑾的支持下，在先生的指导下，我撰

写了关于开展糖工程研究的建议，当我花了一个

多月写完建议报告并交到中国科学院生物局后，

先生发现建议报告中有两处错误，就立即从院里

撤回报告进行修改，并且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

次，严肃地批评我为什么不认真检查，还说做学

问一定要认真！先生的批评令我汗颜！我当时就

问：您怎么就发现了？先生说：你报告中引用的

文献我都看过！于是更加佩服先生知识的渊博和

治学的严谨。 

我们的建议得到生物局领导王贵海、孟广震

的支持，决定设立糖工程“百人计划”岗位，并向

全球招聘。按先生的安排，我代先生联系她在海

外留学的学生回国应聘；同时先生也动员我应聘，

说这个领域非常重要，只要有求知好学的态度，

在工作中一样能学习，适当的时候还可以出国去

进修。还说：我就没留过学，但并没有影响我从

事科研！幸运的是，我通过答辩成了第二批“百人

计划”人选。 

1996 年我赴美国著名糖生物学家 Alan Elbein

实验室做博士后研究，因课题到最后收数据的关

键时期，延迟 3 个月回国，导致“百人计划”被取

消。这时先生给在美国的我打电话说：我还是希

望你能回来，这边实验室需要你，我们国家的糖

工程研究需要年轻人，如果你们年轻人不回来，

靠我们这些老同志是做不了的！几句朴实的话，

折射的是先生的拳拳爱国之心。1997 年我回国后，

在先生和时任所长孟广震的帮助下，争取到了许

智宏副院长批的 7 万元的院长基金，后来路甬祥

院长和许智宏副院长又联合批了 30万元的院长基

金，用这些经费，我们开始了先生一直想开展的

糖工程研究。 

因经费有限，我们只买必需的国产仪器，有

一台国产细胞培养箱经常坏，公司的人维修也不

及时，非常伤脑筋。先生就给我讲她在 60 年代做

等电聚焦设备、做电泳设备的故事，于是我也就

开始向先生学习，自己动手修，竟然也能基本正

常运转。1998 年夏天，微生物研究所考虑到我们

科研条件较差，同时微生物资源国家重点实验室

也需要加强建设，决定将我们课题组从酶学研究

室调到微生物资源国家重点实验室，希望先生也

随课题组一起调过去，但先生说：你们过去能改

善科研条件，我就不过去了，一辈子都在酶室，

这边有许多工作需要我指导。于是先生留在了酶

室，我去了微生物资源国家重点实验室。 

从师从先生，到留所与先生一起工作的 6 年

多时间里，无时不感受到先生坚定的“工业救国”

理想，无时不感受到先生严谨的治学态度。先生

从事糖苷酶研究半生，早已成果卓著，为中国的

酶制剂工业做出了卓越的贡献，60 多岁仍能以敏

锐的眼光洞察到新的前沿，并不遗余力地推动该

领域的发展。从 1998 年开始，70 多岁的先生先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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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了 3 次香山科学会议，研讨中国糖工程研究

的发展。80 多岁时又主持全国同行翻译《糖生物

学》专著，并亲自逐字校对译稿，每天从早到晚

地进行校对，花了半年多的时间，后见先生如此

辛苦，便提出帮她校对。没想到的是，即便我这

年轻人也花了 3 个月才校完。书出版后，先生又

跟我说发现几处小错误，很遗憾！第二版时一定

要注意！ 

先生不仅求知好学务真务实，还敢于主持正

义，和学术不端行为作斗争。先生与邹承鲁院士

都是中国科学院学部院士选举投诉小组的，每次

增选院士，就会收到举报材料，每当接收到这样

的材料，先生都会去认真查阅资料，认真核实，

并依据事实给出公正的结论。先生坚持真理、维

护正义的品格在同行中无人不知，先生甚至有一

次跟我开玩笑说，大家都叫她“女侠”。大连医科

大学的朱正美教授后来说起先生时说：张先生是

科学求真的卫士。朱教授回忆起 1990 年她们一起

参加国家自然科学奖评审会时，在审查、讨论一

项国家一等奖时，张先生列出了无可争议的证据，

逐一指出申请书上某一段内容抄自那本杂志第几

页，提出反对意见。由于列举的材料翔实，参审

者一致同意张先生的意见。朱教授说张先生务实

求真的精神给她很大震撼，让她受到极其深刻的

教育，留下终身难忘的印象。 

与先生相处 26 年，无不体会到先生对同事的

真诚和后辈的关爱。记得我刚毕业时，先生为让

我安心工作，她专门去找史家序副所长，让所里

借我一间房结婚。儿子出生后，先生又专程到我

家里看望刚满月的孩子，先生抱起我儿子时那慈

祥的笑容依然在我脑海里！后来的很多年，每当

我去看望先生，总会问起我儿子的情况。 

与先生相处的日子里，感受到的都是先生慈

祥的微笑和忘我的精神，是先生带领我进入了科

学的殿堂，任何文字都难以表达对先生的敬仰、

感激和思念！跟先生告别时，看到先生如熟睡般

安详地躺在那里，我想到的是：先生累了！先生

安息吧！  

遗体告别仪式上的对联“终生求知好学务真

务实心底无私，一生光明磊落对人对事清白无

暇”，寥寥数字完美地阐释了先生的一生！虽然我

们送别了先生，但先生并没有离开我们，她用自

己毕生的奉献实现了“工业救国”的理想，以自己

和同事们的辛勤工作为中国开创了酶工程和糖工

程事业，为我们的事业培养了大批人才。 

值此专刊出版之际，我谨向所有为本专刊提

供稿件的同行表示谢意，感谢他们在百忙之中抽

出时间，分享他们对酶工程、糖工程领域相关问

题的理解、思考及最新研究成果；向所有参加审

稿的专家表示谢意，感谢他们在本刊审稿过程中

表现出的很高的学术判断力和专业水准；向《微

生物学报》编辑部表示谢意，感谢他们在本专刊

策划和组织过程中的辛勤工作。 

谨以此刊纪念、缅怀我们尊敬的张树政院士！ 

 


